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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民智，兴民德”：清末四川半日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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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设立半日学堂是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推广社会教育的重要举措。半日学堂以 “开愚氓知识”为宗

旨，以 “开民智，兴民德”为目标，其教学灵活、课程实用，一度成为社会实施教育普及的主要方式。

四川半日学堂发展较快，其数量取得了全国第一。然而，随着清政府渐次设立简易识字学塾，其实际价

值和效用受到质疑。尽管如此，半日学堂作为中国扫盲教育的开端，是一次社会教育的有益尝试，其开

创性仍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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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日学堂是１９０３年以来，全国各地相继设立的
供贫民子弟尤其是年长失学者学习，且以 “半日读

书，半日谋食”为基本办学方式的社会业余补习学

堂。其办学目的在于普及教育、开通民智。其名字

不一，或称半日学堂，或称半夜学堂、某某夜课，

又或称某某讲社等。半日学堂是清末政府推广社会

教育的重要举措。作为中国扫盲教育的开端，它对

于清末的成人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教育意识

的转变，是中国教育近代化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四

川省半日学堂发展迅速，在数量上曾取得全国第一，

尤为典型。其发展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政府

在政治濒临崩溃时期自救式教育改革的奏效程度，



也是近代中国社会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学界对清末新政时期新式学堂的研究成果较

为丰富，这些成果主要是在新式教育整体机制及其

影响、新式教育下的学生群体、教育改革与社会关

系、地方新式教育改革情况等领域的研究。作为新

式学堂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半日学堂的相关研究，学

界也有所关注。其成果主要有张江波的 《新式学堂

与平民教育：清末半日学堂述论》［１］、高俊的 《半

日学校与清末社会教育》［２］等文，大致概括了全国

半日学堂的普遍性质、教育对象及分类等情况。但

这些成果欠缺对半日学堂价值的评估，所用史料也

不见有更新。此外，其他对于四川半日学堂的研究，

更是散见于各论著之中，缺乏系统性和深入性。例

如：李丽华的 《防区制时代的四川民众教育》［３］，

将半日学堂的开办作为四川民众教育缘起之一，略

有介绍；唐彬源的 《清末半日学堂研究》［４］，主要

论述了全国半日学堂的总体情况，其中偶有涉及四

川半日学堂的材料，但不深入，无法突出个性的区

别。鉴于此，本文以清末四川半日学堂为研究对象，

从其兴办背景、发展情况及社会价值进行择要考察，

不足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在川半日学堂兴办背景

其一，社会群众受教育情况亟待改善。“蜀中

风气初开”，民众的知识水平 “从未识字，毫无智

识，极可怜悯”，就四川南部来说，晚清时期文盲

人数就占了总人数的８０％以上。［５］官绅士庶尚未知
办学之意务在 “开通民智，振兴实业，使人人知

力学自强”［６］。再有，中国 “以士为贵，工商为

贱，由来久矣”，故 “为工商者大都不能知书识

字”。如此情景，开民智、兴实业的迫切需求，促

成了半日学堂一类业余补习学堂的兴起。

其二，教育普及工作难以推进。普及之所以

难，“因教育之道，每与经济意会相冲突”［７］。所

以，为避免此冲突，而又达到教育普及的目的，

“殆不在学堂，而在学堂之补助机关补习学堂”［７］，

即补助机关之一。半日学堂，补习之意。年幼家贫

而一日未学者，就学则需谋生，就生则难求学，半

日学堂提供了一兼全之道。

其三，效仿德国、日本教育之道。 《四川学

报》在推广半日学堂的文章中就提道： “德国教

育，号称最为发达。全国之人，殆无不识字者，此

何以故，正以补习学堂发达之故。日本变法之初，

亦设许多简便求学之方。以期教育之易于推行，此

可见补习机关之最要也”［７］。所以，要实现教育普

及，达到全国无不识字之人的目标，就要发展补习

类学堂，半日学堂则为其一种方式。

其四，直隶率先开办半日学堂，成效较好，对

各地开办半日学堂起了引领作用，对四川半日学堂

的兴办也起到推动作用。四川鉴于天津建立半日学

堂振兴学务取得成功，因而在１９０４年９月在 《四

川官报》刊发了一篇题为 《普通教育宜多开半日

学堂》的文章，要求四川各界遵照天津法子，或

募劝捐钱，或在神会项中提点款来，不管城乡，到

处多开半日学堂，为那些无暇无力入学的人寻出一

个常受教育的机遇。这样灵活的办学形式于兴起之

初在社会上得到了一定的支持。１９０４年１０月，泸
州师范学堂学生杨家彬、章声镛、闵廉等禀请学宪

批准，率先在泸州创办一所半日学堂，定名泸州半

日学堂，首开四川半日学堂之先河。［８］

其五，清政府在新式教育改革中对社会教育给予

了一定重视。１９０５年底，给事中刘学谦奏请建议 “各
州县广筹经费，设立半日学堂，专收贫寒子弟，不取

学费，不拘年岁，使之无所藉口，无所畏难”［９］，学

部随即颁布 《通行给事中刘学谦奏设半日学堂片稿

文》［１０］。１９０６年１月４日，学部通咨各省设立半日学
堂，学堂专收贫寒子弟，不取学费，不拘年岁。四川

省对学部通咨予以回应，拟定推广半日学堂约法，共

三条：１．“拟延请一人专任其事，并选调查员数人襄
理之”；２．“订一简便易行章程”；３．“先由学务处筹
费，在省城中设立数所，以为各省之模范。并通饬各

州县，先由学务局筹费，设立一所，以为各邑之模

范。以期城乡内外，各处遍设”。［７］

二、四川半日学堂概况

（一）教育对象

半日学堂从开办之初就明确了教育对象，即以

“贫家子弟” “以贫不能学”的失学者为主。而此

类贫不能学者，主要指年长失学之人，以不识字为

入学标准，通过 “先有本处保甲或亲属先行报名

报送”的入学方式［１１］， “不取学费，不拘年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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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养成普通知识，能自谋生计”的教育目标。

半日学堂实则就是社会补习学堂，一则主要针对普

遍的年长失学者；二则对已经各安其职的社会成员

进行具有一定专业性的扫盲教育活动，其对象大多

来自社会，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１．农民。随着国门渐渐地打开，西方种植、
培育等农业方法传入中国，对中国农业技术的近代

化有一定的作用。故针对农民，“筹设农事半日学

堂、农事演说会场，筹议改良棉业、丝业、茶业事

宜”［１２］。江津县张鹿秋还设立农业夜课，教授西方

近代农业新法。如此一来，很好协调了农民农作和

学习新法的时间。

２．工人艺徒等。这些人员 “急于谋生，无从补

习科学”，“从未识字，毫无智识”，半日学堂的开设

“令彼受一分教育，亦得一分之益可”。［１３］在重庆，森

昌火柴厂主邹少云就意识到工人的文化程度不高，于

是在厂内设立四字讲社，普及工人教育。［１４］２７３

３．政府人员。这主要针对基层的办事人员，
更多是吏胥阶层。为我们所知道的，吏这个阶层一

直活动在中国的政治体制内，扮演着饱受争议的角

色，大多数胥吏都未受过正规教育，有些靠着自己

的努力习得基本的文书和算术技能，但整体文化水

平低下。所以，也将他们纳入半日学堂的教育对

象。在四川涪州，其州牧陈农便设立了吏胥半日学

堂，专收署内吏胥之失教者，以提高工作人员的业

务水平。此也可谓干部教育之先声。［１４］２７３

４．妇女。教育对女性开放，这是新式教育的
一大体现。半日学堂同样也对女性开放，主要针对

年长女子、“有家事在身者”，其可以通过半日学

堂 “抽余暇以补习学问”，让其具备写算等普通应

有之智识。［１５］巴县渝中便醵资公立一所半日女学

堂，这也是四川设立最早的成人教育妇女班。［１４］２７３

（二）教学设施和师资

半日学堂作为社会业余补习学堂，其灵活性很

大。相较于正规学堂，其课堂要求和目标都较低，

资金则也相对较少。所以在校舍、桌椅等硬件设施

上，半日学堂相对于中小学堂而言，大为简陋，多

利用各类公共设施。据记载，１９０７年，南部县劝
学所于县城火神庙设半日学堂一所［５］，其就地使

用庙宇、公所等，选择其中一个宽敞明爽的房间，

制备高低桌凳、黑板、讲台、图书、算盘、笔墨等

件。懋功县将半日学堂设在了龙王庙中［１６］，江油

县也是就城内武庙设立简字半日学堂［１７］。

而半日学堂在师资方面更是囿于学堂性质、资

金等方面的问题，师资相对于普通学校较为灵活，

对教师的背景并不作过多限定，多由普通学校的教

师兼职充当，也有由在校学生自创并兼职授课者。

重庆一中学堂学生便创立了一个半日学堂，每日分

三班，就学者共有二百余人，由学生自己进行授

课。有的地方还由当地士绅来充当教员，半日学堂

授课者 “担任义务，不支薪水”［１８］。也有政府官

吏充当教师，江油县 “该县各书吏分班，疑皆复

令。该堂教习于单日晚间赴县署内，双日晚间赴高

等小学讲演，以期官师”［１７］。

当然，也有由学堂聘请专门的老师，懋功县一半

日学堂 “聘金某为教习，令贫苦子弟上午耕作，后入

堂肄习”［１６］。而半日学堂一般只有一名教员，薪水按

照十个月计算，每岁两钱六十千文或八十千文。

（三）教授内容及课程设置

半日学堂这类社会业余补习学校，其以 “开愚

氓知识，知治生社会之学”为宗旨，为降低社会整

体文盲率，提高识字文化水平，所以课程早期设置

主要以识字、浅易算术为主。１９０６年，四川总督部
堂奉令通饬各属广设半日学堂，授以农工商艺、浅

近新理、识字教育等项内容，以期教育普及。四川

懋功半日学堂 “以识字、解义、算学为目的”。四

川南部县，当时常用的识字课本多为 《澄衷蒙学堂

字课》 《四千字文》。教授分四步走，即识字、习

字、联字、书记等环节。具体习字教授方法 “先以

影本摹写，后以所讲授之字，令逐日写出”，在积累

到一定阶段之后，进入联字环节，“识字积多，数以

联字，贯串成句之法”，懂得字迹和语法之后便开始

书记环节，“讲贯渐入，数以书札及记账之式”。［１１］

然而，随着半日学堂的发展，课程内容也逐渐

多元化，在基本的识字写字课程之外，还增加了不

少实用课程，以及体操、歌唱、兵式、历史、地理

等陶冶情操型课程。南部县半日学堂在开设国文识

字课外，还开设了算术课———采取 “用珠算先教小

九九，次授归除”的方法——— “教柔鞍运动步法”

的体操课以及 “教学是选歌唱、教科书内、通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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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者，先以讲说”的歌唱课。［１１］高俊在 《半日学堂

与清末社会教育》中提道： “半日学校在课程设置

上也有和普通学校明显的区别，即不含 ‘读经’类

课程”。但是四川省则不然，在川半日学堂的课程中

随处可见修身、经史等科目设置。据记载，成都青

石桥设立的一所半日学堂 “每日功课四点钟授以修

身、经史、字课、珠算、笔算、体操、唱歌等科，

已于日前开册报名矣”［１９］，重庆中学堂学生所创半

日学堂 “每日分三班教授，功课为习字、文法、经

史、地理、珠算，就学者共有二百余人”［２０］。

（四）经费来源

四川半日学堂主要分三种，即官立、公立、私

立。这三种的办学经费来自不同的渠道。官立，顾

名思义是由政府创办，负责学堂一切的经费。四川

半日学堂在创办初期主要是由政府承担费用，政府

强调 “半日学堂为地方所必备，皆地方学事”，地

方学事 “当以地方税供给之，地方税之性质，富

民之负担”［１３］。半日学堂的书籍和应用学习用品则

由学塾提供，经费由劝学所支派。

而政府除了拨出经费进行办学，还多鼓励富民

出资开办半日学堂，“学而不纳费是暗中令富民出

钱教育其乡里也，富民有教育乡里之义务”。这种

由私人出资创办的半日学堂，也被称为私立半日学

堂。私立半日学堂的创办者多为一些有名望及家境

殷实的地方士绅，如四川华阳徐子轩孝廉 “设立

半日义塾已于七月中旬在江南馆祠山殿开堂”［２］，

专收贫苦子弟，额设四十名，不取学费。

公立半日学堂是四川开办半日学堂主要采取的

形式。１９０６年始，川内各地州县遵照学部章程陆
续设置半日学堂，采取 “自筹经费、官不经手”

的原则组建［２］，多由当地士绅、商、学界人士等

筹办。据材料，重庆一半日学堂由学界人士募捐倡

办，以教育贫苦子弟，但由于经费原因一直迟迟未

开办，三月中，水果帮以争执，故甘愿将水果船来

渝所抽私费捐入学堂［２１］，之后又于南纪门外金轮

宫开设一堂，在小梁子复兴观开设一堂［２１］。

三、四川半日学堂的发展

（一）数量增加，规模发展

　　四川地区半日学堂取得初步成效后，政府欲进

一步扩大规模，四川各地也纷纷呈请设立半日学

堂。“简字半日学堂专以拼音白话教授，下等社会

限时三月卒业。自去岁开办以来，现已学业一班，

当道以成效显著。乃饬总里程一变孝廉扩充制度，

多设分校，务期贸易小民，易于就学以广造就而头

愚。”［２２］也有将一些公立学校改设为半日学堂，

“懋功厅禀该屯僻处边遇，素称瘠苦，学务困难。

自系实情该令拟将木坡等三处公立小学改为半日学

堂，以求实际，具见办事认真，非同敷衍”［１６］。

下表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半日学堂在各省的
开办情况。从中可以看到，在１９０７年到１９０９年间，
四川半日学堂的数量是最多的，学生数量也是最多

的，而且四川半日学堂的数量呈大体上升趋势。

表１　１９０７－１９０９年半日学堂发展数量一览※

地区
　　１９０７年　　 　　１９０８年　　　　１９０９年　　
学堂数 学生数 学堂数 学生数 学堂数 学生数

京师 ９ ２９４
直隶 １４９ ３０２６ １７９ ４４４３ １６８ ３８５３
奉天 ３ １３７ ５ ２２９ ３ １６１
吉林 １ ２０ １ ４６ ３ ９９
黑龙江 ３ ９２ ３ １３０ １ ４７
山东 ３９ ７９７ ４７ ９９３ ５０ ８８４
山西 ５ １４９ １５ ４７８ ２３ ６２２
河南 １５ ３１３ ５０ １１８４ ５２ １２４０
江宁 ３２ １１３３ １０ ７２８ ２２ ５３０
江苏 ９１ ３８８７ ９６ ３７８１ １２ ４５７
安徽 １９ ２８３ １０ ２７１ １３ ４８１
浙江 ４７ １５１８ ５６ １５９８ ６５ ２２１９
江西 ９ ２０６ １３ ５４７ ９ ２４６
湖北 ９ ３１９ ２３ １４８１ ２７ １４９２
湖南 １５ ５７６ ２６ ９３５ ３２ １２１５
四川 １６０ ４７２５ １５９ ４７３８ ２０３ ６３５２
广东 １１ ６０１ ６ ５３９ ９ ７１５
广西 １１ ３１２ ７ ２４９ １０ ２９５
云南 ７ ２１１ ７ １４７ ３ ７６
贵州 １ ５１ ２ ８０ ５ １３０
福建 ５ １３０ ５ １４１ ７ １３７
甘肃 １ １１ ７ １５２
新疆 ７ ６４ ２４１ ３７８８

　　※数据转引自陈元晖主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普通教育》，２００７年，上海教育出版社，第９２－９３页。

（二）质量提高，效果显露

上文已经提到，随着半日学堂学生学业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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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半日学堂成效渐显，四川各地政府也越来越

重视，予以相当的支持，促进其质量的提高，而课

程内容也逐步多元化，在基本的识字写字课程之

外，还增加了体操、歌唱、兵式、历史、地理等陶

冶情操型课程，并且其按照对象、时间等，将课堂

内容精细化，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

在社会层面，得到了民众一定的认可和支持。

四川长寿有一教习廖政 （号泽溥）独力创办了民

立初等学堂，该前县大令赵云孙 “查其教法良善，

赠以热心教育四字匾额”［２３］。如此优秀的教习，之

后又在初等学堂内附设半日学堂，其一切规则，则

悉仿照县城内半日学堂办法，不征学费：“已于七

月二十日开堂来学者，约四十余人”［２３］，而所有开

办的费用由廖垫出，县绅余香圃等后闻之，亦各捐

助多金， “以期持久该县办学诸君，无不认真将

事”［２３］。而历任各大令，亦复提倡兴学，民智之开

通、学务之发达可计日而待矣［２３］。有经验且优秀

的教习热心从事于半日学堂的创办，并且各乡绅听

闻纷纷捐助以促进当地民智开，可见半日学堂对于

开民智的价值得到民众一定的认可。

（三）存在问题

第一，半日学堂在四川地区发展的过程中，其

效用和价值也面临着一些质疑，有请求同其他学堂

合并的，甚至有停办的情况出现。

《四川教育官报》在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年）刊
登过一篇文章 《贫民教育谈》，其中谈到半日学堂

不可办，表示半日学堂是为贫民所办，但是依据当

下的国家情势，断不可办半日学堂。当下各种工艺

未发，而一般谋生的工作 （例如贩卖工艺、送物

送报）等，“贫兄亦不惯为之”，再者在学校全日，

尚不能改其为良，更不用说在学校半日能使其智识

有所长进；因此 “欲办半日学堂者必俟诸十年之

后”［２４］。

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年），学部奏准简易识字学塾
章程，令各地推广设立， “以辅小学教育之不及，

而期以无人不学为归”。这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半日

学堂作为社会补习学堂的作用，而且得到了学部大

力推行。隆昌县设简易识字学塾一案中，“半日学

堂与简易识字学塾于教育上均关重要，不容偏

废”，但是半日学堂中有收效甚微者， “筹设简易

识字学塾，拟就旧有之半日学堂改办，一律更易名

称等，情未免顾此失彼，似宜就已办之各半日学堂

中择其办理不合，无甚成效者，酌量改设，款目亦

不必加筹”［２５］。

半日学堂等社会教育模式在四川文化基础较为

薄弱地区的推广不尽如人意。１９０８年，西昌、会
理等凉山彝族集聚地区，相继开设了半日学堂，但

“历时甚短，无成效可言”［２６］。

锡良对于云南地区半日学堂的情况进行了一番

介绍。锡良上折子说，原本办有十所半日学堂，专

收贫民子弟，半日在外营业，半日入学补习，但是

凡入堂肄业者概不肯在外营业，而其在外营业者又

不肯入堂。这样一来，半日学堂与小学堂毫无区

别，既失本意，所以亟宣改作，应即停办半日学

堂，以原半日学堂学生并入附属小学堂。［２７］云南与

四川同属西南，且互为毗邻的省份，具有一定的相

似度。此材料反映的现象，一定程度上也属于大众

心理，如此说来这则材料对于西南地区半日学堂的

普遍问题也是有所表现的。

第二，四川各地出现生源紧缺，无法继续开办

半日学堂。四川崇庆州便存在招生难的问题，“详

悉该州遵设师范传习，所以原办半日学堂之款腾作

该所经费。又以半日学堂现难招生，拟因势利导，

暂将半日学堂停办，将现有学生悉行并入简易识字

学塾”［２８］。

泸州一度出现半日学堂招生广告。广告内容一

边说蒙学 “收的子弟都有定数，功课又多，不准

一日耽搁”，又夸城内子弟 “狠有可造”，但因为

“生意牵挂” “家务稍紧”而被误了学习，还一面

将学习的作用娓娓道来。广告内容可谓是字字扣

心，着实吸引，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半日学堂招生

困难，而且面临和其他形式学堂的竞争。

第三，四川地方官员态度敷衍，甚至有以此作

为假公济私的名目。地方 《四川教育官报》上曾

刊公牍 《督部堂札饬
'

良学务文》中提到四川省

半日学堂的增设：“近来各属此项学堂虽已渐次设

立，而未办者尚居多，敷且往往不明宗旨。”［２９］

直到１９１１年，四川一些贫瘠边远地区都还未
设半日学堂一类社会扫盲识字学塾，四川提学使司

下文催办，克期筹设［１４］２７４。四川罗江县出现官员
将半日学堂的开办经费纳入自己囊中，假公济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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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之半日学堂废于中道”［３０］。

四、社会教育的发展

１９０９年底，学部颁布 《简易识字学塾章程》，

以简易识字学塾取代平民补习学堂，令全国开设简

易识字学塾，“欲以辅小学教育之不及”。１９１０年
１月 １０日，学部奏准颁布 《简易识字学塾十六

条》，对简易识字学塾教材、教授方法、课时等做

了明确的规定。从章程来看，半日学堂是简易识字

学塾的前身，简易识字学塾是半日学堂的发展，甚

至是晚清成人扫盲和补习教育制度化的标志。而

且，其办学形式相当，针对的学生也有重合部分，

同样分为官立、公立、私立三种。［３１］随着学部的大

力提倡，简易识字学塾渐有取代半日学堂之势，四

川一些地方也直接停办半日学堂，将其并入简易识

字学塾。据１９１０年四川提学使司统计，全省识字
学塾计２６２６所 （在小学堂附设２０２０所，就祠堂公
所特设者６０６所），共计学生３９３９０人。［１４］２７４

虽说半日学堂和简易识字学塾有着密切的关

系，也同属于晚清预备立宪时代 “开民智，兴民

德”的社会教育行列，然而简易识字学塾的设立

更受朝廷的重视， “今天一通饬，明天一严札”，

“他学校可从缓，此学塾断断不可从缓者”［３２］。但

是就其主要教育对象来说，半日学堂主要针对年长

之人，“绝望于科举者并区区识字而弃之”，而简

易识字学塾是具有严格规定且重点在于小学之上的

学堂，主要教学对象虽说是年长失学者，然其学制

已经决定了它对年长失学之人没有吸引力。

简易识字学塾有严格的作息和毕业标准。１９０９
年１１月，学部为了更好地指导各地业余补习学校
的识字水平和效率，统一颁布简易识字学塾章程，

以 《简易必读课本》和 《国民必读课本》为其基

本教科书，教学方法上分为三种：一种三年毕业，

课本约３２００字；一种为两年毕业，课本约收２４００
字；另一种一年即可毕业，约收字１６００个。识字
学塾对于家贫年幼者来说，是一次免费教育的机

会；而对于年长失学之人来说， “开办时学者尚

多，久则日形减少，推原其故”， “大半皆趋重于

生活之计”［３３］，以期半日学堂的可变通形式更为年

长之人接受。

再者，从心理角度来看，时人的观点表明，年

长人的心理与儿童迥乎不同。如果年长失学之人与

贫寒幼小同习于简易识字学塾，“其不能融洽也可

知矣”，但是如果用半日学堂、半夜学堂一类，号

召年长失学之人，在名义上迎合了其成年人的心

理。１９１１年８月１４日，在学部 《通饬札饬提学司

简易识字学塾招收学生以年长失学者为限》一文

中提到，简易识字学塾专为年长失学及年幼家贫无

力就学者而设，然而各省并未按照如此来招生。文

中提到，各省轻视初等小学，专以简易识字学塾敷

衍塞责，而入塾学生又以学龄儿童居其多。［３４］从中

不难看出，简易识字学塾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扮演

社会扫盲教育的角色，而是充当着初等小学的角

色。其中缘由，除了地方官员的处理方式不妥外，

不乏以上提到的两点。

由此看来，就社会扫盲教育方面而言，半日学

堂同简易识字学塾相比，更胜一筹，但是半日学堂

并未受到政府的充分支持。而被大力支持的简易识

字学塾，又多作小学教育之用。清末，半日学堂一

类的社会教育落实情况更待进一步考证。

五、结语

科举废除后，教育改革成了清末的一大难题。

面对整体识字率不高的群众，清政府发现这一问

题，并且效仿西方试图解决。在物质、文化、交通

均不发达的时代，四川省位于中国西南部，相较之

下其发展和开放程度不比沿海，群众的识字率更是

令人堪忧。其半日学堂的数量在清末位居全国第一

也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四川省扫盲力度之大，就学

人数之多。

然而，民众的社会教育并非一日之功。新中国

成立之后，开展了大规模扫盲运动，但直至１９８７
年四川北川县都尚未脱盲［３５］，更不用说清末短短

不到十年的时间。而且，从四川一省来看，尤其在

问题症结所在———文化基础薄弱之地，并没有完全

落实半日学堂等社会教育的政策，效果也就大打折

扣了。再者，半日学堂作为社会教育的载体之一，

其主要作用是 “开民智，兴民德”，但从四川半日

学堂的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到，除了教授识字识数以

外，仍充斥着旧时经史等内容，其 “民德”如何

兴，兴什么 “民德”，有待商榷。

半日学堂作为中国扫盲教育的开端，其开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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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值得肯定的。教育普及从现在看来可能是一件理

所应当的社会行为，实则在当时是一种教育意识的

飞跃。从教育垄断到教育普及，这意味着社会群众

的文化素质得到当权者及社会层面的关注，也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历代延续的垄断知识分子体系的

崩塌。民国初年，教育部鉴于半日学校在推广社会

教育方面的成绩和影响，于 １９１４年 ２月制定了
《半日学校规程》，首次对半日学校的招生、课程、

学制等做了明确规定并继续推行，在数量和规模上

取得了一定的突破［３６］，这一借鉴是对半日学堂社

会作用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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